
绪 论

合浦是汉代岭南七郡之一，《汉书·地理志》明确将其记载为汉代海外贸易的始发

港口之一。合浦包括南越国时期遗存在内的汉代遗存在岭南地区秦汉考古学研究、百

越民族史研究及海外交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代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

上的重要港口和节点城市，大浪古城、草鞋村古城及合浦汉墓群等相关史迹点已经被

列入 2012 年
[1]
和 2017 年

[2]
编制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不

过，相较于岭南地区南越国遗存（参见第二章第一节）和合浦汉代遗存的研究，目前

学术界对合浦南越国遗存的认识尚不清晰，对南越国治下合浦地区社会面貌的整体考

察几乎是空白。

合浦汉代遗存包括墓葬和城址两部分。其中合浦汉墓分布面积约 68 平方千米，估

算地下墓葬埋葬量近万座
[3]
，发掘墓葬数量超过上千座（参见第三章第一节），其中包

括部分南越国时期墓葬。发现汉代城址 2 座，发掘者推测大浪古城为合浦县始设的治

所，修建年代不早于西汉中期
[4]
；认为草鞋村遗址为东汉合浦郡的郡城，作为郡治的年

代可能早至西汉晚期
[5]
。大浪古城和草鞋村古城作为“两汉时期合浦港的先后所在地”

[6]
，与周边墓群共同构成了汉代合浦城市和港口的考古学聚落景观。战国秦汉时期岭南

地区合浦汉墓、汉代城址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
[7]
，为合浦南越国遗存的辨识和研

究奠定了基础。

秦代合浦属象郡管辖，有学者认为位于象郡南部
[8]
或北部

[9]
。南越国设置有南海、

桂林等郡县，并分封了苍梧秦王等王侯
[10]

，不过当时合浦地区的行政设置未见记载。

有学者根据“劳邑执到”琥珀印
[11]

和“朱庐（卢）执到”银印
[12]

，推测“朱庐、劳邑

似均为秦桂林郡的属县，或南越国自置的县名”，朱卢地望在今广西博白县至玉林市一

带
[13]

，劳邑在今玉林市境内
[14]

，均位于合浦周边。广州象岗南越王墓的后藏室出土有

“邻乡候印”封泥，发掘报告认为“邻乡”为南越国自置的郡名，推测其位于毗邻长

沙国的南越国北境
[15]

。在西汉武帝设置的岭南七郡中（不包括海南岛上弃置的珠崖、

儋耳两郡），南海、郁林、苍梧、交趾、九真、日南六郡与南越国的郡国行政区划设置

大致有所对应，只是西汉合浦郡方向无从着落。近年来在合浦识别出一批南越国时期

遗存，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具有一定基础，有学者推测“邻乡”或在合浦方

向，南越王墓的一些海外贸易产品可能就是邻乡郡所贡献的
[16]

。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设置的合浦郡领徐闻、合浦、高凉、临允、朱卢

五县，王莽时改合浦郡为桓合郡，合浦县为桓亭县；东汉末年孙吴政权于建安二十三

年（218 年）分合浦郡地置高凉郡，东吴黄武七年（228 年）改合浦郡为珠官郡。“劳

邑执到”和“朱庐执到”两方印章当属于南越国末期，与合浦周边地区的土著越人部



族有关，据此推测当时偏远的合浦地区还有劳邑
[17]

等类似于秦汉属国、县“有蛮夷曰

道”（《汉书·百官公卿表》）之类的羁縻设置
[18]

。有学者推测南越国灭亡后“原朱庐、

劳邑二县改隶合浦郡”，朱卢县“可能是沿用南越时的旧名”
[19]

。此外，东汉朱卢改称

朱崖
[20]

，有学者认为西汉晚期至萧齐期间大陆王朝一直在海南岛设置县级政权
[21]

；认

为东汉时期的海南岛尚属合浦郡管辖，并将“朱庐执圭”银印释为秩比二千石的武职

佩印，与朱卢县的“都尉治”相符合
[22]

。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族群分布格局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动态结构，而以秦定岭南、

南越国灭亡、两汉交替形成若干时间节点
[23]

，引起族群分布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主要

原因是中原等地区人群的南下。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的土著越人与断续南下的楚人、

秦人、汉人相互糅杂，逐渐形成次生越人，至汉平定南越以后的西汉中后期逐渐发展

为土生汉人
[24]

。战国西汉时期合浦地区原本为西瓯、骆越杂居之地，东汉以来尚且多

有俚、蛮、乌浒之属。包括南越国时期在内的合浦汉代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变化，体现

着岭南地区汉文化形成发展的阶段性轨迹和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

汉代岭南地区逐渐演化为两大社会文化板块，至东吴黄武五年（226 年）最终形成

交、广分治的行政格局。在岭南地区的北部、东部，即自西江上游诸河流（漓江—桂

江、贺江、郁江—浔江）至西江干流及珠江三角洲，还包括北江流域和东江流域，属

于南海郡、苍梧郡、郁林郡和零陵郡一部，为一个社会文化板块；在岭南地区西南部，

即环北部湾沿岸及越南中部，属于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四郡，为另一个社会文化

板块
[25]

。这两大社会文化板块的历史基础肇始于南越围时期，合浦在此社会文化格局

中居于联结两大板块的过渡地带。

汉代合浦郡“西起钦州，东达新兴、阳江，包括雷州半岛和海南岛”
[26]

，汉代合

浦县“大致相当于今广西北海市、钦州市的全部和防城港市、玉林市的大部及广东省

廉江市等地，面积为现合浦县的 10 倍以上”
[27]

。本书以现今合浦县境内的考古发现和

研究为中心，在既往研究基础上识别出一批南越国墓葬，并结合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

材料和相关城址材料，对合浦南越国时期居民的族属、社会身份、习俗风尚、生计方

式以及海外贸易与海上交通路线等问题进行概括考察，初步形成了南越国时期合浦地

区社会文化面貌和社会文化发展脉络的整体认识。

本书最后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整体文化格局中讨论了岭南地区南越国墓葬的文

化属性、汉代合郡置郡的历史背景、秦汉时期合浦郡的历史地位，以及汉代合浦与南

流江文化廊道的关系等问题，进而阐明了合浦在秦汉时期岭南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所

发挥的作用，为北海市、合浦县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利用和海上丝绸

之路申遗工作提供了学术支撑。为了进一步说明秦汉时期合浦与岭南其他地区（包括

越南北部）的文化关系，从不同侧面丰富对合浦南越国遗存的认识，本书将若干相关



研究论文列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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